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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那年，我初到曼谷，為了應付日常用語，不

得不找了一位林姓老師教我泰語。有一天，我照
常到林老師家去上課，一進大門，發現有位少女
坐在那裏。

林老師笑盈盈地介紹： 「這是洋嬌，已經跟
我學了一年泰語。」

對方緩緩起身，雙手合十，用泰語向我問候。
「這是亞碧，初來曼谷，你們一定會說得來

。」林老師把我介紹給洋嬌。
以往一小時的課我覺得很長，因為林老師站

在那裏，教我讀一個個字母，我雖是付了錢的，
仍覺一對一的教學太浪費，心有不安。而那天，
和洋嬌一起上，卻自在多了，似乎林老師教兩個
學生，其辛勞會較有價值。

從此，我便常與洋嬌見面，不知不覺間，我
們成了好朋友。

地下有流水，人間有苦痛。我眼裏的洋嬌，
彷彿就正處於痛苦之中。她只有二十一歲，正當
人生葱蘢歲月，花一般年華，舉手投足，言談笑
語，應該充滿青春活力，但洋嬌不是的，她那大
大黑黑的明眸內，時不時閃過幾絲恐慌，一些憂
傷。

洋嬌確實很漂亮，一張圓面孔，白白淨淨，
五官俏麗端正。還有那披肩的長髮，烏黑濃密，
令人產生撫摸的衝動。

有一天，我們外出碰上大雨，路面積滿了水
，交通一下子堵塞起來，洋嬌說，她的住處離這
裏不遠，邀我去那裏暫避一下。

洋嬌的外祖父是生意人，有四位太太，這棟
五層高的大屋住了許多人。洋嬌說她前兩年住在
這兒，三樓仍留着一個她的房間。

「那現在住在哪裏？」我有點疑惑。
「碧姐姐，總之我現在不住在這裏了。很後

悔到泰國來，但現在讓我回去，又不甘心。」
洋嬌大致透露了她的身世：她母親八歲的時

候，外祖父回到中國帶走了外祖母。母親長大後
，由伯父母作主，嫁給一位中學老師。婚後不久
，母親發現丈夫與他人有私情，一直啞忍，生下
長子、次女及洋嬌後，母親便半身癱瘓了。

在洋嬌高考落榜的第二年，外祖母的弟弟，
洋嬌口中的老舅回國探親，見到洋嬌家的情況，
經不住洋嬌母親的懇求，最終答應幫三兄妹中的
洋嬌辦理出國手續。

洋嬌初到曼谷時，外祖母對她比較照顧，外
祖父月月給她零用錢，其他家人雖討厭她的到來
，但明着也不好說什麼。慢慢時間長了，外祖父
的熱情退卻，洋嬌感到經濟上要仰仗別人實在痛
苦。

她外出工作過。一間旅遊公司看在她老舅的
面上收了她，但洋嬌泰語說不來，英文又不行，
不能讀不能寫，只好跑跑腿做做雜活，每月掙的
錢正好與外祖父停發的零用相等。公司裏的小職
員將她當難民看待，對她的收入之微更是譏諷嘲
笑。洋嬌憤然辭去工作。後來，她也學過做髮型
，也到餐館工作過，但這些工作被外祖父知道，
認為有辱門庭，逼她停工： 「你有地方住，有得
吃，還不安分知足，整日在外亂跑什麼？」

全家人中，僅有外祖母是真正心疼她的：「洋
嬌，等你出嫁時，我給你五十萬銖作嫁妝。」五
十萬銖？對一貧如洗的洋嬌是多麼誘人的數字啊
！這日後將到手的錢，她興奮地做過一番打算。

2.
人之真快樂，在家庭中。洋嬌很羨慕老舅有

個溫暖和諧的家。她也很想有真正屬於自己的家
，有一個疼愛她的男人永遠伴着她。

從洋嬌來到曼谷之日起，老舅就在為她物色

男人，不過，對洋嬌有興趣的，都是些讓她一聽
就夠一看就怕的中老年男人。這些人初見洋嬌，
便將她由頭到腳地看，似要弄清楚她的真實 「斤
兩」。顯然，他們在乎的是洋嬌的青春美猊，洋
嬌也深知自己的價值僅在於此。這些男人，沒有
一個家裏是沒有太太的。

上高中時，洋嬌曾暗戀過一個才華出眾的男
同學，她的心為他燃燒了整整兩年。他考上大學
，走了，再沒見過，也許，他已有了心上人，他
不會知道，曾經有一個少女，洋嬌將心中的初戀
獻給了他。

來曼谷後，在林老師處，她曾經對一個從中
國來的男孩子有過好感。她掛念他，見到他時，
卻又不敢注視他。如果他主動一些，她很想撲到
他的懷中，向他哭訴內心的一切、一切……可是
，又有什麼可能呢？那男孩子的境況更不如她，
兩隻破漏的小船拴在一起，遇到風浪，會更加顛
簸，沉入水底的危險會更大。

我一連三周沒有在林老師家見到洋嬌了，她
雖給了我們她外祖母家的電話號碼，但我們知道
她不在那兒，而且想到她外祖母家那一張張冰泠
的臉，我和林老師都不敢打電話去。

當我又一次去林老師那裏，得知洋嬌身體不
舒服，她約我周四去她住處。林老師遞給我一張
紙鈔及洋嬌的地址： 「洋嬌來時常帶禮物給我，
這錢你幫我買些水果，並代我向她問候。」

在一個古老街市附近，我好不容易找到了洋
嬌的住處。房間還算寬敞，地板清亮潔淨，光腳
踩上去涼涼的很舒服。房內一張雙人床，一個小
衣櫃，一張桌子，較奢侈的物件，恐怕就是那個
擺放在窗戶旁邊的冰箱了。

我席地而坐，喝着洋嬌倒給我的冰水。她看
上去氣色還好，不太像有病。她切開兩個芒果，
也坐到我對面的地板上。

我們閒聊了一陣，洋嬌說： 「碧姐姐，你中
午不要回去了，我們叫兩碗粿條來，我冰箱裏還
有鵝肉和半條清蒸魚。」

「好的，只是給你添麻煩了。」
「沒什麼，他不來的時候，我不常煮飯，隨

便吃點兒冰箱裏的東西。」
他？他是誰？我看了一眼洋嬌，她也自知說

漏了嘴，一陣不安與沉默。
「他為我租了這裏的房，每周六來陪我一天

，其餘時間說不定。」洋嬌終於開口說起了 「他
」。

「你結婚了嗎？洋嬌。」
「碧姐姐，今天別問我了吧，我以後讓你見

見他。我告訴他，你會寫文章，他也想與你做朋
友呢！」

3.
在老舅給她介紹了一打半男人後，她心灰意

冷了。無望中，她同意了李先生。他給她的印象
要比其他人好些，舉止較文雅，目光也不那麼放
肆，尤其是，他答應將來正式娶她做第二房太太。

一個周末的下午，我應李先生的邀請，在一
家餐廳與他們見面。洋嬌打扮得很漂亮，一套純
白色紗裙，一雙白色皮涼鞋，顯得她美麗可人，
她那天也比往時要表現的活潑些。

李先生叫了幾樣小菜，有海鮮、雞、涼菜拼
盤等，他不時往我們的杯子裏添冰加飲料。李先
生大約五十開外，保養得很好。他身上美中不足
的，是那個圓鼓鼓的肚子，皮帶只能象徵性地紮
在肚眼下方。當他與我提起他太太時，洋嬌藉故
走開了。

「我太太是個不壞的女人，很能幹，我有今
天的小小發達，她幫了我不少。可是，年齡愈大
，竟愈和她說不到一起去。我到底是個唐山人（
指是華人血統），她是十足十泰人，從未去過中

國。」
「你因為和她說不來，才找得洋嬌嗎？」我

看他一口流利華語，說話還算誠懇，便也直爽起
來。

「不完全是，太太只生了兩個女兒，她有毛
病，不會再生了。在洋嬌之前，我曾找過兩個泰
人女孩子，都是生活習慣合不來，又不本分，讓
我給斷了。其中一個聽說後來生了個女嬰，我看
也沒看，給了她們一筆錢，讓她去另外嫁人。」

「我家業說大不大說小不小，沒有兒子，始
終是人生一大憾事。為那兩個泰女，太太與我鬧
到感情幾乎完全破裂，唉……」

李先生的深重煩惱，在這一聲嘆息中暴露無
遺。

「你太太知道洋嬌的存在嗎？」
「會猜到一點，她說懷疑我常藉故不回家，

是在外邊又有了女人。」
「如果你太太知道了堅決反對，你怎麼辦呢

？」
「很快就有結果了，再有幾個月，洋嬌可以

生了，如生下男孩，我就正式娶她，太太反對也
沒道理，我又不是停妻再娶。」

噢！原來洋嬌不舒服是因為懷孕。
「李先生，如果洋嬌生下的是女孩呢？你就

不娶她了嗎？」
「哪裏，哪裏，只要洋嬌真心對我，我不會

對她不負責任。」
此後不久，李太太發現了洋嬌的住處，時不

時去找李先生，經歷一段時間的不愉快，洋嬌真
的病倒了。

「碧姐姐，我怎麼辦呀？外祖母不喜歡我給
人做小，不理踩我了，老舅要李先生現在就正式
娶我，可李先生不肯，說要等我生下孩子再說。」

「你和李先生感情到底有多深？你愛他嗎？」
「說什麼愛不愛呢？情義遠在天邊，我這輩

子不會遇到什麼情深義重的男人了。況且，我已
有了他的孩子……他每次來，除了有時帶我出去
吃吃飯，基本上都是在這房間裏糾纏我。他不在
我覺得孤獨，他在我也覺得孤獨，有時真想跑到
馬路上去，讓車撞死我好了。」洋嬌說着這些話
時，眼淚靜靜地，不斷地滾落下來。

洋嬌早產，住進了醫院。我和林老師匆匆趕
去探望。望着洋嬌憔悴的面容，無神不安的目光
，我們心裏很難過。

早產兒要做些特殊護理，大家都沒有見到嬰
兒。聽門外的聲音，是李先生的： 「護士小姐，
三號房的女人到底生的是男嬰還是女嬰？」聽得
出他很焦急。

「女嬰，是個女嬰，剛才已經告訴過你了。
」護士語帶不耐煩，她的拖鞋跟 「得得得」地敲
着地板遠去。

好一陣寂靜，靜得能讓人感覺到汗毛孔在排
放熱氣。終於，外面樓道又有了腳步聲，那也是
遠去的腳步聲。李先生走了。

床上的洋嬌輕輕抽泣起來。突然，她呼吸急
促，嘴唇漸漸發紫。醫生來時，她已處於半昏迷
狀態。醫生說她的心臟有問題，先讓她休息幾天
，然後作徹底檢查。

洋嬌的孩子剛過滿月，一天，林老師打電話
來： 「亞碧嗎？洋嬌去世了，明天下午三點，我
在她外祖母家附近的那間寺廟等你。」

我不願相信那是事實，然而，盛裝躺在棺材
裏的不是洋嬌又會是誰呢？洋嬌在這個寺廟裏接
受超度，很快將被爐火熔成灰燼。

洋嬌是心臟病發，趕往醫院途中，死在老舅
的房車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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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
置
起
來
。
這
是
後
話
了
。

那
天
，
他
一
見
我
就
問
：

帶
了
媽
媽
的
照
片
嗎
？

帶
了
她
的
貼
身
物
件
嗎
？

…
…

哦
，
不
知
道
哦
，
全
都
沒
有
。

他
沉
吟
着
。
我
突
然
想
起
我
帶
了
一

本
書
，
是
從
媽
媽
枕
頭
底
下
拿
來
路
上
看

的
。
江
波
接
過
那
本
書
，
呼
啦
一
聲
拉
開

北
窗
窗
簾
，
對
着
天
空
連
續
呼
喚
我
媽
媽

的
名
字
，
我
看
到
他
的
眼
睛
在
迅
速
眨
動

，
手
指
在
來
回
點
觸
那
本
書
…
…
然
後
他

緩
緩
回
過
頭
來
，
皺
着
眉
頭
問
我
：
你
說

的
是
左
腎
？

我
點
頭
，
醫
生
是
這
麼
說
的
。

不
對
哦
。
說
完
他
又
重
複
剛
才
的
動

作
，
之
後
坐
下
來
，
呼
出
一
口
氣
來
，
說

，
你
母
親
左
腎
裏
面
有
個
一
公
分
乘
兩
公

分
的
囊
腫
，
是
個
乳
白
色
的
，
囊
壁
只
有

這
麼
厚
，
他
用
拇
指
和
食
指
比
畫
了
一
下

，
我
看
就
像
一
根
鉛
筆
芯
一
樣
厚
，
他
接

着
說
：
裏
面
的
液
體
是
鹼
性
的
，
沒
有
什

麼
大
礙
，
讓
她
吃
些
車
厘
子
，
慢
慢
就
會

好
的
！
但
是
，
你
母
親
的
右
腎
上
方
那
片

黑
色
的
部
分
，
問
題
大
哦
…
…

我
一
下
子
懵
了
。
原
來
被
醫
生
視
為

猛
獸
的
左
腎
只
是
一
塊
鹼
性
液
體
的
包
囊

，
多
吃
些
車
厘
子
就
會
好
的
！

我
牢
牢
記
着
他
的
話
，
左
腎
問
題
不

大
，
高
高
興
興
回
廣
州
了
；
而
右
腎
的
問

題
，
我
半
信
半
疑
，
難
道
醫
生
看
不
到
嗎
？

幾
年
後
的
事
實
證
明
當
時
醫
生
忽
略

了
的
右
腎
出
現
了
致
命
的
病
灶
…
…
江
波

的
話
太
準
了
，
比
醫
學
儀
器
還
精
準
！

我
們
成
了
朋
友
。
有
一
次
我
在
深
圳

見
到
他
，
他
說
：
你
們
香
港
的
小
甜
甜
給

我
來
電
話
了
，
她
講
話
很
快
，
人
很
爽
快

，
她
第
一
句
話
就
問
：
你
講
普
通
話
還
是

上
海
話
？
我
說
普
通
話
，
於
是
她
用
普
通

話
跟
我
說
請
我
為
她
尋
找
她
的
丈
夫
王
德

輝
。

江
波
說
，
龔
如
心
派
人
把
他
接
上
飛

機
，
在
太
平
洋
上
面
轉
了
一
圈
…
…

江
波
對
我
說
：
王
德
輝
沒
有
了
。
不

是
在
太
平
洋
裏
。

那
是
一
九
九○

年
。

一
九
九
二
年
初
我
懷
孕
了
，
我
打
電

話
的
時
候
順
便
告
訴
了
他
。
過
了
一
個
月

，
我
又
打
電
話
給
他
，
原
本
想
說
說
媽
媽

的
事
情
，
可
是
電
話
一
接
通
他
就
連
聲
說

：
掉
了
掉
了
。

我
愣
了
。
他
說
你
聽
到
了
嗎
？
你
的

胎
兒
沒
有
了
。

我
一
下
子
明
白
了
，
那
時
候
差
不
多

是
第
三
個
月
，
但
是
，
噁
心
反
胃
的
感
覺

已
經
消
失
十
天
了
…
…
後
來
我
住
進
廣
華

醫
院
，
再
三
仔
細
檢
查
，
證
實
胎
死
腹
中

…
…

因
為
母
親
的
病
，
江
波
不
僅
成
了
我

們
的
好
朋
友
，
我
們
家
也
成
了
他
在
廣
州

的
落
腳
之
地
。
母
親
信
任
他
，
把
家
裏
院

子
大
門
的
鑰
匙
給
了
他
，
只
要
他
來
廣
州

，
可
以
隨
時
到
梅
花
村
家
裏
住
。
一
九
九

七
年
初
，
因
為
母
親
生
病
我
也
常
常
回
家

住
，
一
天
早
上
起
床
，
他
跑
下
樓
來
一
臉

凝
重
地
對
我
說
，
mm
你
要
小
心
啦
，
你
母

親
的
腦
細
胞
正
在
迅
速
死
亡
，
這
可
是
件

大
事
哦
。

他
叫
來
我
們
家
子
女
和
保
姆
一
起
圍

着
母
親
，
他
低
頭
默
語
，
我
知
道
他
是
在

把
我
們
年
輕
人
身
上
的
能
量
傳
輸
給
我
的

母
親
…
…
但
是
，
一
切
都
來
不
及
了
。
不

久
以
後
的
事
實
又
一
次
證
明
了
他
的
預
見

。
母
親
昏
迷
了
將
近
一
個
月
便
永
遠
開
了

我
們
。母

親
走
後
，
他
便
不
再
到
廣
州
我
們

家
住
。
有
時
候
我
還
會
到
深
圳
大
學
他
們

家
去
看
他
。

自
從
一
九
八
九
年
以
後
，
他
一
直
沒

有
教
書
，
就
在
學
校
住
着
，
偶
爾
寫
一
兩

篇
作
品
，
我
看
了
，
都
是
他
自
己
那
些
聳

人
聽
聞
的
故
事
，
說
起
來
的
時
候
很
好
聽

，
可
是
他
寫
出
來
，
就
變
得
淡
淡
的
，
沒

什
麼
讀
頭
了
…
…

英
雄
莫
問
出
處
。
我
一
直
不
知
道
江

波
的
身
世
，
甚
至
不
知
道
一
九
八
五
年
以

前
他
的
故
事
，
更
從
不
打
聽
他
的
家
鄉
、

他
的
家
人
的
情
況
，
只
知
道
他
在
深
圳
有

個
養
女
叫
小
紅
，
原
先
是
個
小
保
姆
，
後

來
到
工
廠
上
班
，
回
家
給
他
買
菜
煮
飯
照

顧
他
，
就
不
給
她
工
錢
了
。
小
姑
娘
還
不

錯
，
單
純
活
潑
開
朗
快
樂
。

因
為
工
作
忙
，
也
沒
什
麼
正
經
事
麻

煩
他
，
想
介
紹
點
﹁生
意
﹂
給
他
，
但
是

聽
說
有
一
次
為
客
人
看
廠
房
風
水
，
因
為

用
腦
過
猛
竟
然
當
場
昏
倒
…
…
於
是
我
便

不
想
叨
擾
他
。
過
了
幾
年
再
打
他
家
電
話

，
竟
回
答
這
個
號
碼
無
人
登
記
…
…

多
年
來
，
我
一
直
記
着
他
曾
經
的
忠

告
。

他
說
，
女
人
喜
歡
戴
玉
，
但
不
是
任

何
一
塊
玉
都
適
合
自
己
的
，
他
說
你
把
自

己
喜
歡
的
玉
拿
給
我
看
看
讓
我
鑑
定
一
下

你
再
戴
。
我
知
道
他
不
僅
會
鑑
定
，
而
起

會
調
整
加
強
玉
的
能
量
，
可
是
我
不
喜
歡

配
飾
，
所
以
便
沒
有
麻
煩
他
。

他
說
，
人
的
心
地
要
純
淨
善
良
，
不

可
存
有
壞
念
頭
，
不
可
損
人
利
己
，
更
不

可
冤
冤
相
報
…
…

他
說
，
氣
功
其
實
很
簡
單
，
只
要
排

除
雜
念
，
意
守
丹
田
，
任
何
什
麼
都
可
以

做
。
但
是
我
的
心
總
靜
不
下
來
，
雜
念
翻

滾
不
停
，
於
是
我
也
沒
做
到
。

…
…

哦
，
緣
來
緣
起
，
緣
去
緣
盡
…
…

江
波
，
大
家
口
中
的
江
老
師
，
你
永

遠
是
我
心
中
的
神
奇
，
我
敬
重
你
。

在西天之西的東方
比古老更古的文明
曾經燃亮時代的波斯帝國
東起印度河 西臨巴爾幹
南抵亞丁灣 北達高加索
以劍刻出的版圖
用詩唱誦的歷史
現已走向共和
以書劍引領新時代
而新時代又回歸傳統

黑袍背後
掩映俏麗臉龐
綻開真誠笑靨
男女老少熱情好客
大城小鎮親切迎賓
發自內心的祝福
一杯甜茶 一片麵包
是安拉的教誨
還是人性本善
是未污染的民風

聽哈菲茲的詩

設拉子
葡萄美酒的代名詞
上酒的小二
是釃客也好薩吉也罷
都已成為歷史
再也聽不到哈菲茲的詩

薄暮輕吻詩人的墓園
儼然天堂花園
年輕人如常聚會
唱誦波斯李白的詩篇
「薩吉啊，起來吧！把酒杯給我拿來！」

而大詩人不知
「諾亞方舟」 已擱在博物館

是詩仙也是酒仙
冷眼蒼生醉卧紅塵
誰又會料到
優美詩句成為卜辭
指引伊人前方路向
全因哈菲茲就是《古蘭經》的代名詞

哈菲茲長眠的花園
瀰漫着 「甜蜜的音樂，美好的詩句。」
「在這並非永存的世界上！」

波斯行（外一首）

□曾偉強

情義遠在天邊
□亞 碧

神
奇
江
上
起
異
波

□

陶
萌
萌

曾偉強，香港自由撰稿人

江
波
，
讓
我
相
信
神
話
。


